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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的陈玉娇来北京两年了，每天早晚推着她的
二手三轮车在马路上卖煎饼、冷面，中午再去快餐店
打两个小时零工。即便如此，稳定的北京城市生活对
她而言依然很遥远。她说，“自己就像浮萍，始终融不
进偌大的北京。”

调查表明，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近 2.69亿人，
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 1.25 亿人，约占农民工总量的
46.6％。越来越多像陈玉娇这样的“80后”、“90后”
的“农民工二代”开始在城市就业。他们有的曾经是
留守儿童，有的曾跟随“农民工一代”父母进城寻
梦。现在，他们生活工作在城市，却又无法完全融入
到城市，游离在城市生活的边缘状态中。

““农民工二代农民工二代””

做的和的和想的的
叶晓楠 康梦婷 李 梦

前一晚还雷雨交加，翌日的清晨却风和日丽。早起忙碌的人群
中，有陈玉娇们，也有梦柒年们。紧张繁忙的都市生活，承载着他
们小小的梦想，也砥砺着他们的生活毅力。

日子就是这样周而复始，一个个新生代的农民工，怀揣着梦
想，用自己的胆识和艰辛，在城市里唱响现实版的《春天里》。

作为年轻的“80 后”、“90 后”，他们早已不是父辈农民工的形
象。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有的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农村故土对
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印象，城市反而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们更渴望
融入城市。他们皮肤变得更白，手上的茧子减少。他们中出了歌
手，也出了诗人，他们为生活努力打拼，为梦想刻苦奋斗。当然也
有人在都市生活的喧嚣和迷茫中随波逐流。

他们不同于城市里的同龄人，他们是活得更加辛苦的一群年轻
人。他们中有些人很小就是留守儿童，有的跟随父辈打工的足迹辗
转于不同的城市，生活和受教育的状况更加不稳定。他们长大成人
后，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处于相对弱势，在“市民”和“农
民”的身份认同中游离。他们渴望摘掉“农民工”的帽子，想在城
市定居，却又面临复杂的户籍问题及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太低和住
房太贵等种种困难和障碍。农村回不去，城市融不进，他们经常处
于苦闷的纠结之中。

生活便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管是一代还是二代，越来越多的
农民工进城并成为了“新市民”。农民工为城市做出了贡献，理当是
平等的受益者。所以，城市更应该在户籍改革、权益保障等诸方面
做出更大努力，为这个群体创造更公平的教育机会、更公平的就业
机会，让更多“农民工二代”在这片自己耕耘的土地上拥有一个温
暖的家。

“我有一个梦，想在城里安个家，不要取笑我，这不是痴人说梦
话，在他们眼里我的梦有一点疯狂，在我的心里没什么阻挡……”
农民工歌手大军推出的歌 《想在城里安个家》，表达了“农民工二
代”们的梦想：被尊重、被认可，通过你我共同的努力，让梦想在
现实中开花结果。

城市那么大
其实我想留

■ 叶晓楠

陈玉娇说几个字就能描述出她每天的生活：周而复始再
加上累。“每天早上5点起床，准备一下煎饼、冷面的食材，6
点就推车出门了。中午在快餐店忙完就得赶紧回家，下午5点
还要继续出去卖冷面。老公比我更辛苦，他做环卫工作，每
天早上4点就起床出门去打扫卫生了。”

即便这样辛苦，陈玉娇夫妇每月的收入并不高。她经
营的煎饼摊儿，冷面煎饼 5 元一份，如果额外加一根火腿肠
的话能卖到 6.5 元，平均每天收入 100 元左右。再加上她打
的快餐店小零工，每月一共能挣三四千元钱。老公的环卫
工作收入还不如她高，每月 3000 元，尽管如此，她对老公
的工作显得很满意，因为相对稳定，每天早上还能解决一顿
早饭。

“农民工二代”的低收入问题并不是个例，这与他们从事
的多是技术含量较低，工资水平低的职业有关。

作为低收入群体，“农民工二代”在北京安家落户格外艰
难。谈起是否准备在北京买房，陈玉娇惊呼起来：“怎么可
能？那肯定买不起，怎么可能买得起？先在北京凑合干几年
吧，我和老公有时候琢磨着回老家，可又不知道回老家能干
点儿啥。老家的工资实在太低了，每月一两千元钱都算高
的。以前我们老家的人都做塑料产品，现在国家不让干了，
因为有污染。”

现在，陈玉娇和老公每月要交700元的房租。十几平方米
的简陋住宅，只放得下一台电视、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偶尔

两人有时间在家做饭也只能背着房东在走廊里解决。陈玉娇
说，“每周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周六和周日，周末早上买煎饼的
人少，快餐店也休息，所以能在家睡个懒觉，中午还能跟老
公一起在家吃顿午饭。”

34岁的陈玉娇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11岁的儿子目
前在老家一家私立寄宿式小学读五年级，半个月回家一次。
女儿只有5岁，跟着爷爷在村里上幼儿园。而儿子的同学们大
多情况相似，属于父母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

为什么陈玉娇的两个孩子没有跟随父母来北京上学呢？
陈玉娇接连叹气：“我跟老公再三考虑，还是把他俩留在老家
了。我们俩每天早出晚归的，根本顾不上他们。这边上学的
花费比老家也高许多，好像还需要办借读证，两个孩子都过
来我们也供不起。”说完便是一阵沉默。

一阵静默后，陈玉娇像是想起了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充满希望地说：“下午，儿子的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他期中
考试语文成绩有很大的进步。以前每次考试，数学成绩都在
班里排前5名，这次语文也进步了。”陈玉娇在她卖煎饼的小
推车里随手拿起几本小学生作文书说，这些都是为了给儿子
补习语文才买的，自己没事儿的时候也拿来看看。“我只知道
经常给他买点作文书，每次回家看他的时候带回去，其他的
书我也不懂。多看看作文书应该能锻炼他的表达能力吧。我
们夫妻俩一定会让两个孩子多读书，多读书才有机会找到好
工作，就不会像我们过得这么辛苦了。”

每年暑假是陈玉娇全家最开心的时候了，两个孩子会趁
着假期来北京跟爸爸妈妈团聚。来京期间，尽管大部分消遣
都是由哥哥带着妹妹蜗居在十几平方米的出租房里看电视，
但大家都很珍惜一家4口团聚的时光。陈玉娇高兴地说：“穷
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儿子和女儿都已经非常懂事了。他们每
次来北京都非常开心，说话也比在老家多，去年暑假我们还
带他俩去动物园玩了一天。”

让孩子多读书
今后能过得更好些

出生于石家庄乡下，初中毕业后
就开始外出打工，是一个标准的“80
后”“农民工二代”。公公婆婆以前就
在北京工地上打零工，后来她跟爱人
结婚生子，公婆就回老家带孩子了，
现在她和老公在北京继续打拼。

■ 陈玉娇（化名）

与陈玉娇周而复始的忙碌生活相比，梦柒年更像是一个
自在洒脱的新型“农民工二代”。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情况，“工作地点十分荒凉，工作
比较清闲，主要是监盘、巡视、取水样、清污等。”自今年3
月入职以来，除了日常三班轮换的工作，轮休时他喜欢骑自
行车到周边景区玩，例如去十渡、野三坡等地骑行，这是他
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身为“90后”的梦柒年，谈吐中透露着几分沉稳。但在
聊到骑行时，他整个人就像被点燃了。骑行——这一当下颇
受时髦青年们追捧的活动，让他在这个陌生的大都市，交到
了许多朋友，建立起了自己的朋友圈。

“我从2012年底开始骑行，去过山东、河北、云南和西藏等
地。去年还去了一趟西藏，那是我骑得最远的一次。”梦柒年略
带自豪地说，从保定到西藏拉萨，“当我们到达终点站布达拉宫
的时候，感觉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非常激动。”他笑道。

聊起那次西藏之行，梦柒年说到，有的地方几十公里荒
无人烟，有几次甚至想放弃不骑了，都咬牙坚持了下去。“我
们会提前规划好当天必须到达哪个地方，这样才能有吃有
住。有一次我们骑了68公里的上坡路，还是逆风，到半路就
累得不想动了，我把车扔在一边，在路上呆坐了一小时，但
一想，不走就得死这儿了，只好继续骑，最后到旅馆都晚上9
点多了。”提起这段经历，他很珍惜。他说，骑行路上能交到
许多好朋友，大家组队，多的时候十来个人，少的时候两三
个人，至今这些朋友还会经常相约旅行。

不过，梦柒年表示，他不喜欢北京，即使今后有实力了
也不会在这里扎根。“这里节奏很快，我有很多朋友在北京市

区上班却住在郊区，每天 8点上班的话，早上 5点就得起床，
活得太辛苦。”另外，由于学历不高，他在北京也遭遇了求职
困境，在他看来工作好找，但适合自己做、工资高的工作却
很难找到。不过，由于家乡工资水平较低，目前他还是会留
在北京工作。梦柒年告诉我们，他今后的职业方向是健身教
练，这是他感兴趣也擅长的领域，如今他已在朝着这个方向
努力。休息时间，他会用哑铃等健身器材坚持锻炼，同时还
会阅读与健身相关的书籍。

来京3年，梦柒年一直尽力去融入这个生活环境。对这个
性格活泼开朗的小伙子来说，骑行让他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朋
友圈，也成了他生活的重要部分。梦柒年说，他很享受骑行
时在路上的感觉，一人骑行时能思考自己是谁、能干什么，
多人骑行时则会很放松、很自由。此外，骑行也成为他在北
京拓展交际圈的好渠道。“今年五一节，骑友们又在号召出去
玩了，可惜我要加班，去不了远的地方了。而且最近车也丢
了，正在考虑买辆新的。”据梦柒年介绍，一辆普通山地车约
2000元，占他目前月工资的一半。大的自行车店一般都有骑
行俱乐部，他在保定老家加入过一个，在北京也加入了一
个，而且俱乐部常有新人进来，这样也就有了新朋友。

除了朋友们，他也常常想念父母。作为典型的“农民工
一代”，他的父母前几年便开始在北京打工，目前在广州工
作，父亲做压印工程，打算等多攒点钱就回老家。“一般春节
时才会见一面。去年我们一家三口在广州过的年，我觉得有
家人的地方才叫家。”

目前梦柒年还没有面临下一辈落户、上学的燃眉之急，
但他对未来也有自己的烦恼：虽然他已确立将健身教练作为
今后职业方向，也已对成为健身教练所需的培训、考证等流
程进行了详细了解，但有一大难题一直困扰着他——缺钱。

梦柒年无奈地说，目前工资除去基本开销，每月能存
3000元钱，但因为缺少积蓄，这与做健身教练所需的资本差
距仍然很大。

“要成为健身教练，需要去专门的健身学校接受培训，还
要考三四个证，这些费用至少得两万元，更别提长期健身所
需要补充的专门营养品，这些价格都很贵。”他表示，要等攒
够了钱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骑行让我在北京
有了自己的朋友圈

出生于1994年，自年幼时起，父
母便在外打工。高中毕业后，他也离
开家乡开始闯荡，如今到北京已经 3
年。目前，他是一名南水北调闸站的
运行值班员。

■ 梦柒年（化名）■ 梦柒年（化名）

▲出摊儿▲出摊儿
▲梦柒年


